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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望燃烧着我们的生命。

退一步，觉得愧对于自己的生命；

进一步，灾难就降临我们的生活，

我们无从选择

背 叛

叶琳和谢明就要结婚了。

离他们结婚还有一个星期，双方父母正在紧锣密鼓地筹

备着婚礼。

此时的叶琳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，却犹如热锅上的蚂

蚁，惶惶不可终日，那种可怕的念头无处不在地厮咬着她，

而今天这种背叛的念头达到了极限，如果再拖延下去，她就

要疯了，她必须撕毁婚约！

叶琳的未婚夫叫谢明 他比叶琳大五岁，身材魁梧，长

相英俊，目光中透着生意人特有的狡黠。他现为意大利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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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驻北京的总代理，收入颇丰。谢明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，

不吸烟不喝酒，在父母朋友面前，永远都是无可挑剔的。

虽说叶琳和谢明不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，倒也不相上

下，他们的父辈是亲密战友，两个人又都在同一所大学上

学，且都前后来到北京工作，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，他们确

定了恋爱关系。

谢明时常西装革履，手提公文包，说着流利的英语来往

于各个国家。他彬彬有礼地穿梭于各种高档的场合，成为少

妇少女们心中亮丽的一景，她们向他投来爱慕的眼神，而后

又恶狠狠地向他身边惟一的恋人 叶琳投来嫉妒的目光。

叶琳从来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过。

她总是苦笑一下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犹如自己穿的鞋

子，舒不舒服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

谢明在她的眼里仿佛是一座夕阳下的堡垒，引动着一种

莫名的哀愁，这种哀愁每到夜晚就变成一种隐秘的疼痛，让

她焦躁不安，她会在夜里突然醒来，瞪着天花板发呆到天亮。

发请柬，多少辆车，哪个婚纱更漂亮，看着亲人们忙

碌，叶琳更是心乱如麻，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后悔自己的

懦弱以及当初为什么不拒绝谢明的求婚。

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吗？他能接受吗？双方家长能接受

吗？有几次叶琳的话到嗓子边又咽了回去，混乱中她急得跑

出了家门，在喧闹的马路上孤独地游荡。

起先叶琳以为所有的婚姻都是糊里糊涂凑合过日子，似

一潭死水。老人们也常说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世上没有十全十

美的人。但自从见到肖冰，叶琳就已经不这样看了，她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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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就是爱，是没有理由和借口的，更没有同情，她仿佛看到

了一丝新生的曙光，随着和肖冰的接触而越来越明亮，体内

有股难以觉察的背叛的力量在悄然地涌动着。

以前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下，她依旧倔强地把婚事向后推

迟，他们由元旦推到“五一”，由“五一”改为 ，最

后在双方父母共同的逼迫下，谢明和叶琳答应十月一日结

婚，这也是双方父母限定的最后期限。

其实叶琳早就感觉到二十九岁的女人面临的丝丝危机

了。

不是她不想结婚，是总感觉还缺点什么。这样的婚姻会

幸福长久吗？

要是年龄小，稀里糊涂地结婚也就算了，问题是现在她

已经不小了，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。而且体内从

小就有某种东西蠢蠢欲动，这些年来，它一直被压抑着、包

裹着。

现在，她特别需要有人能发现它的存在，知道它、了解

它、读懂它。她愿意把自己剥开，毫无保留地赤裸着展示给

这个人，而这个人绝不是她的未婚夫谢明。

朦朦胧胧中，叶琳已经感觉到了那个人离她很近，她能

感觉到他的呼吸、心跳以及他的气息，他就在身边。

那是她一生中仅有的机会，如流星雨般稍纵即逝，更不

可能有第二次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遇见自己的另一

半，如果你没有在意，如果你忽略了，它就会擦肩而过，永

不复返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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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昏，叶琳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她不停地反复问

自己，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为自己活着，还是为别人而活

着？

她不是慈善机构，她可以有同情心、怜悯心，甚至在力

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些什么，但如果因为别人而丧失自己是不

是有愧于自己的生命，难道这也是自私吗？

没有自己，谢明的生命照样是完整的，而自己和根本就

不爱的男人生活一辈子，那才是最不道德、最为残酷的。

谢明今天晚上回北京，这是不是一个机会？可又不好开

口。说什么？在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的时候，说我不嫁给你

了？谢明还不得疯狂地杀了她？因为她知道谢明爱她胜过爱

自己。

叶琳望着马路上穿行的人群，她不断地问自己。

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如今木已成舟，你还想让它还原成一

棵大树不成？痴心妄想！就这样交待了自己的后半生？不！

不！木还没有成舟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你要对自己负

责！你是个对命运妥协的人吗？没有谁可以帮助你，你是一

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，你不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了吗？你

要为自己活着，再不下决心就真的来不及了！

时间在一点点地逼近，为自己活着还是为别人活着这些

念头搅得她焦躁得像一只无头苍蝇，混乱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不知不觉中她来到学校旁边的咖啡厅，走了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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咖啡厅里烛光摇曳，昏暗的角落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几

个模糊的身影。

叶琳来到吧台坐下，她要了一瓶威士忌，年轻的服务生

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，叶琳生硬地瞟了一眼服务生，服务生

迅速把脸转了过去。她抓起酒瓶咕咚咕咚倒满酒杯，独自喝

起来。

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，她感到头晕，烛光在眼前变成无

数个扇动翅膀的萤火虫，飞来飞去。

一个男人端着酒杯来到叶琳的面前。

她使劲地眨了一下沉重的眼皮，看清了眼前这个男人的

面孔，她是自己的同学肖冰。

肖冰故作姿态地向叶琳鞠了一躬，并有些嘲讽地说：

“你好，未来的新娘子。”

叶琳惊愕地看着他。

曾几何时，这个男人神奇般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，也就

在那个时候，她的生活像是濒临倒塌的桥梁。

肖冰就是倒塌前的导火索，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破

声，大桥轰然坍塌，她的生活全部被打乱。

在残垣断壁弥漫着尘埃的废墟中，她似乎看到了一丝生

命的亮点在黑暗中发着幽绿的光芒，若即若离、忽隐忽现，

吸引着她向前方不知是天堂还是地狱的未知世界走去。

她记得那是一个黄昏。

热闹了一学期的校园在暑假期间显得分外宁静，浓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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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草坪上，喷灌器无休止地旋转着，旁边几丛红色的玫瑰开

得正艳。

叶琳一直在电视台工作，为了使自己的业务达到更高的

水准，当然也为了拿到更高的学位，今年她挤出时间，到这

座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进修电视制作。

叶琳坐在河塘边的石阶上吹着口琴，忧郁的琴声伴随着

晚风在校园里四处飘荡，仿佛在倾诉着她虽即将成为新娘却

又难于言表的忧伤。

叶琳茫然地看着前方路边的柳枝，它们在清风中来回地

摆动，就像她此时那颗摇曳不定的心一样。

母亲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：

“谢明和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你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，

我们了解他更了解你，这么好的小伙子爱你，你还有什么不

满？都二十九岁了，至于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不结婚，你知

道意味着什么？”

母亲唠叨这些话时，总是有些激动。她尖利的目光夹杂

着怨恨来回扫视着叶琳，这个年过花甲的老教授总想在自己

的女儿身上搜寻出她为什么还不结婚的理由。但她什么也找

不出来，以至于她怀疑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妖魔鬼怪的化身，

让她感到不可思议而又无法理解。

一抹金色的余晖照在水面上，轻风拂过，水面泛起鱼鳞

似的波纹，凄婉的口琴声在寂静的校园里随着晚风飘向四

方。

就在此时，叶琳无意间看见前方柳树旁的甬路上出现了

一个男人的身影，这个身影正朝她这边走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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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背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包，里面鼓鼓的，似乎放了很

沉重 恤的东西，压得他走路向一边倾斜。他穿着黑色的

衫，紧裹在腿上的牛仔裤被磨得说不上是蓝色还是白色，一

双白色的耐克鞋，鞋上的带子开了，在鞋边上随着移动的步

伐乱跳。

他矫健的身影踏着晚霞在忧伤的口琴声中向她走来。

叶琳怔怔地看着，不知为什么，吹着吹着她的心怦怦地

狂跳起来。多么熟悉的身影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？对了，她总

是做同样的一个梦，梦中总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在霞光中、在

沙漠烈日下晃动着向她走来。就是这个身影，这个无数次在

她梦中出现的身影。

叶琳几乎没有眨眼，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

她放下口琴，呆呆地看着这个人走向自己，然后停在她

的身边。

四目相对，就在一瞬间，他们两人的目光深深地绞缠在

一起，有那么几秒钟，又都迅速地弹了回来。

叶琳有些不好意思。

站在身边的男人有一米七八的个头，方形脸，皮肤微

黑，一双不算大的眼睛隐藏在浓浓的眉毛下，透露出幽深的

目光，好似一潭深不可测的湖水，吸引着她想象着湖底会发

生什么，然而她什么也猜不出来。

他有些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叶琳吃惊地愣了一下，她反问道。

“噢，校园太大，我转了半天没碰见一个人，请问一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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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楼在哪儿？”他显然为刚才的话没表达清楚有些窘迫。

一切都是在不经意间开始了，人生总是由各种各样的缘

分组成的。比如你生下来就注定和你父母兄妹是亲情的缘

分，和你的妻子（丈夫）是夫妻的缘分，和你的好友同学是

朋友同窗的缘分，更有擦肩而过成为陌路的缘分。

叶琳感觉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从他的身上辐射

出来在周围慢慢地扩散，她迷失在这种神奇的力量之中。

叶琳愣住了，一会儿，她回过神来，拂了一下额前的长

发，用手指向前方。

“噢，顺着这条小路往前走，你会看到学校的操场，操

场的左面有几栋青色的楼就是。”

叶琳的目光转回来，而他幽深的眼眸则始终直视着她，

叶琳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轻风拂过，金色的余晖洒满校园，

大片荷花的芳香随着轻风弥漫过来，他们沉默地站着，过了

好一会儿，他开口说：

“你的口琴吹得很好听，但有些忧伤。”

叶琳没有说话。

他好像还要说什么，犹豫了一下又没有说。他充满朝气

又略带沉稳的面庞，在黄昏柔和的光晕中发出灿烂的微笑。

“噢，谢谢你，再见。”

他大踏步地向研究生楼的方向走去，叶琳茫然地看着他

矫健的背影消失在操场的拐角处。

叶琳静止不动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感到心里被什么

填满了似的充实，那种震颤犹如一道强烈的电流，迅速通过

她的全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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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他们目光交流的一刹那，她感觉遇到了自己的同

类，一个和自己属于同一种族的同类，并且他们彼此认同。

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触电般的一见钟情，毕竟不是所

有人都有幸体验到这种感觉，她就要结婚了，本该怀着感恩

之心，然后就让那种震撼悄然溜走 她没有，在这样，然而，

的兴奋和甜蜜下，她的灵魂已经随他而去。

晚上，叶琳以复习功课为由拒绝了与谢明一起吃晚饭，

她回到家里静静地坐在书房里。虽然和他只是一瞬间的交

会，但她却感觉比其他人的一瞬间更长，她为这个陌生的男

人着魔，而且相信他也同样为自己着魔。

他们就像是迷失在异乡的旅人，突然发现了知己，在亲

切的随和中诉说着他们共同的理想、爱好以及他们彼此认同

而不被别人理解的事情。

他们的邂逅给彼此内心带来强烈的震撼，那一刻，她明

白了为什么总有些人生活在失策与混乱当中，他们自以为能

控制自己，能毫无挣扎地选择去与留，然而事实却 他是

们在明知错误的观念下，仍旧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。

她强烈地期望着能和他再次相遇。

夜里，睡眼蒙眬的叶琳被敲门声惊醒，是谢明。

她打开门，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。

“你又喝酒了？”叶琳一边埋怨，一边把他搀扶到沙发上

并继续说：

“你最近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总是喝酒，我看你快成酒鬼

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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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明满脸通红，一副醉态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喝了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”

谢明用手比划着。

叶琳刚要转身倒水，就被谢明抓住胳膊往怀里一拽，叶

琳跌坐在谢明的怀里，谢明也不管叶琳愿不愿就剥掉她的睡

衣开始吻她，叶琳挣扎着并大声喊着：

“谢明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干什么？”

她使劲地推着谢明，然而无济于事，最后谢明抱起挣扎

的叶琳进了卧室。

叶琳雪白的身子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像莲藕一样娇嫩，谢

明像发疯的狮子开始折腾她，而一切又都无济于事，最后他

颓然地倒在床上低声饮泣

叶琳看着胳膊上的淤血，她的愤怒在谢明的哭声中慢慢

抵消了，这次她没有去安慰谢明，而是来到浴室拼命地冲洗

身子，然后坐到客厅里点上一枝烟，并倒了一杯红酒。

压抑的空气布满整个屋子，叶琳感到空前的乏力和憋

闷，真想飞出窗子或者跳到哪个楼顶上，对着漆黑的夜空大

叫抑或大哭一场。

难道自己的婚姻就是在永不停息的虐待和伤痕中度过

吗？这样无性的婚姻有幸福长久可言吗？照此发展下去我能

否像古代坚守贞操的烈女一样保证一辈子不红杏出墙吗？

我也是人啊！是一个有着和无数普通女人都需要正常情

感的女人呀！

早晨，谢明开着车把叶琳放到学校的门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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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琳下车后，他猛踩油门，别克车卷起一阵尘土，冲到

马路中央，疾驶而去⋯⋯

叶琳茫然地站在学校门口，看着谢明开的车子飞快消失

在车流中，他们从早晨到现在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这种无言的

沉默，让叶琳感到火烧火燎般地难受。

她和谢明可是就要结婚了的，这个时候他们双方不但没

有感到丝毫的喜悦，反而是压抑、冷战、沉闷、同情、可

怜，贯穿了它的全部过程。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揪心的呢？

这样的婚还有必要去结吗？那不就真的成“发昏”了。

昨天她看着父母们忙得不亦乐乎，而且还特别激动，好

像结婚的不是她和谢明而是他们，如果说她和谢明为了某些

承诺“发昏”的话，那么他们跟着昏头昏脑地瞎忙乎什么？

叶琳突然觉得特别滑稽可笑。

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跑到阳台上哈哈大笑起来，她

笑弯了腰，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。

起初，父母朋友们对叶琳的笑感到莫名其妙，甚至还有

些发毛，但随后仿佛醒悟过来了也跟着笑起来，新房里顿时

被笑声所覆盖。

但叶琳的笑跟他们不一样，她的笑里夹杂着几滴又苦又

涩的眼泪。

学校的教室里，正是课间休息，叽叽喳喳的学生在桌前

串来串去。

叶琳把自己封闭在桌前，她静静地伏在桌子上想着心

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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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，“啪”的一声拍桌，使迷蒙中的叶琳惊起。

她抬起头，同学刘胡子正大声说着：

“叶琳，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学，这位是咱班新来的同学

肖冰。”

叶琳惊奇地看着昨天向她问路的男人，这是她没有想到

的，他们居然同在一个班里。

“你好，我们见过面。”肖冰说着彬彬有礼地伸出手。

他爽朗的声音仿佛是一股凉爽的山泉在叶琳的心头掠

过，她能听见山泉水流过的丁冬声，那泉水的清澈、凉爽、

甘甜，瞬间带走暑天的闷热以及她头顶上布满的阴云。

“你好，真没想到居然还能见到你。”

叶琳心中惊喜，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觉得自己的脸在

发烧发烫发麻，一定还泛起了红晕，平时一向落落大方的她

今天是怎么了，居然害羞得像是没有出过远门的村姑，叶琳

赶忙低下头。

“他是咱班同学肖雨的亲哥哥，你相信吗？”刘胡子一手

搭在肖冰的肩上，看着叶琳说。

“你是肖雨的哥哥？”叶琳觉得不可思议，惊异地问。

“怎么，不行吗？”肖冰双手插进苹果牌的牛仔裤兜里，

自信得意的样子。挺着胸，一副

“你们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？”

“弟弟长得像我母亲，我像我父亲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。”

刘胡子用书本拍打着桌子跳着说：

“肖冰说了，晚上请大家吃饭，又有饭局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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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，在刘胡子的张罗下，肖冰请大家吃晚饭。自然是

刘胡子要好的几个同学。

刘胡子真名叫刘飞，因为他胡子拉碴，留着类似某些名

导演般的胡子，猛一看足有三四十岁，实际上他只有二十五

岁，是陕西电视台的。他能说能闹，同学们都爱跟他开玩

笑，甚至挤对他几句，他也不恼。

同学们几乎都是外地的，只有叶琳的家在学校的附近，

在叶琳的建议下 阳屯的餐，他们来到她家附近的一个叫做向

馆吃饭。

酒桌上，同学们胡乱地聊着天，而肖冰则气定神闲地坐在

同学之间，他的阳刚之气感染着所有的人，那种力量远远超

过一般男人的庸俗与狭隘。对叶琳而言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

肖冰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尺度，而且风趣幽默。他虽

然透明，却令人捉摸不透；虽然无比清晰，却又令人感到高

深莫测。在叶琳的意识里他是璀璨夺目的，但也是危险的。

叶琳故意不去看他，但她知道肖冰的眼睛不时地在自己

的身上游移。

在刘胡子的提议下，大家为马上就要当新娘子的叶琳干

杯时，叶琳发现肖冰的脸抽动了两下，那是惊愕的、痛苦的

抽动，他的目光中又夹杂着太多的成分，让叶琳一时无法全

部读懂。

叶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大家碰杯、喝酒、吃饭，没

人能知道她结婚的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抑郁，这种抑郁就

像自己的血液一样只能流向体内而无法流出体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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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学们分享着叶琳要结婚的喜悦，她却在欢声笑语中倍

感孤独，仿佛自己是日落黄昏后，断桥边上的一株野菊，在

凄冷的秋风中，茕茕孑立、形单影只。

此时，她的灵魂早已随着肖冰对她要结婚的事又流露出

无所谓的神态，飘出了身外，冷漠地躲在上空，默默地注视

着他们。

叶琳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想，如果她进修不是在这所学

校，如果她推迟一个学期，如果她碰见的不是肖冰，她是不

是已经和谢明携手走向婚姻的殿堂，正平稳地步入中年，而

不是像现在这样必须面对一起又一起的死亡事件，同时，这

又把她推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，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咖啡厅里，叶琳又倒了一杯红酒。

一阵凉风吹来，叶琳打了一个冷颤，她看到烛光背后肖

冰的那张冷酷的脸，惨白得仿佛是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，叶

琳感到阵阵的痛楚。

“你就要做新娘了，为什么看不到你的笑容？”肖冰深深

地吸了口烟。

“因为我不想笑。”叶琳木讷地说。

“你做新娘不高兴吗？”

“这和你有关系吗？”

两个人僵持着沉默地注视着对方。

“我看你的脸色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。”叶琳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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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吗？因为我怜香惜玉，因为我还有梦。而你忧郁是

因为你也有梦，你的梦还没有做完，或者是还没有破灭。”

肖冰喝了口酒继续说，“你要做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选择，

如果你不开心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曾后悔！”

“这次你可能会后悔。”

“会吗？”

“不会吗？”

黑暗中，叶琳感到有一种冲动的力量汇聚过来，这种力

量让她火烧火燎般无法自制。

叶琳腾地站了起来。

她冲出咖啡厅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出租车带着她像一只

猎鹰，直奔谢明的公寓。

叶琳已经决定了她要马上办的事情，必须撕毁婚约！

夜晚，空荡荡的大街上，弥漫着灰黄色的雾霭。

黑暗角落里的鬼魅窥视着晚归的行人，出租车在马路上

疾驶。

出租车拉着叶琳很快到了谢明住的世纪公寓。

昏暗的路灯下，叶琳抬起头，看见谢明公寓漆黑的窗

口，突然亮起了灯光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在窗前闪过，叶琳升

起一股莫名的恐惧，谢明回来了？

叶琳走到墨绿色的大门前，按密码锁键，传出谢明熟悉

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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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近乎于绝望的疯狂年龄攫住了叶琳的心，她踏进电

梯，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天，死神是不会让她活过今天的，她

要拿出今生最大的勇气，在伤害与被伤害、忠诚与背叛之

间，做出令她犹豫已久的事情。

而这些都是因为肖冰的出现，其实直到现在她和肖冰连

拥抱都未曾有过，更没有什么承诺可言，她对肖冰一无所

知，但毕竟他已经出现了。

叶琳推开厚厚的防盗门，碰触铁门的左手感到片刻的凉

意。

她来到楼上，进了房间。

谢明正在卫生间洗澡，传出冲水的哗哗声。

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动不动地等待着、等待着，犹

如身处炼狱一般。

叶琳的目光掠过窗边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行李箱上，一束

未曾开封的玫瑰蜷缩在透明的包装纸里面。

蓝色的窗帘瀑布般垂下，屋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冷气。

蓝色的窗帘是她亲自挑选亲自挂上去的。

她喜欢蓝色，蓝色是静谧是梦的象征，这些年她一直在

寻找这个梦，今天她的梦即将变为现实，她梦中的人已经出

现了，她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

她踩着乳白色的厚厚地毯，沿着再熟悉不过的廊道来到

卧室，床头上摆放着她和谢明的合影 她靠在谢明厚实有

力的肩上，谢明一手搂着她的腰，一手自然下垂，谢明脸上

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叶琳怔怔地看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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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。

“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二十九岁的

女人还不结婚意味着什么？”

和谢明一起生活，谈不上十全十美，但谢明足以给她一

个久经漂泊后的女人最需要的安稳的家。而这个家是近在眼

前可以用手触摸得到的。

自己即将成为新娘，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了，在亲朋好

友的祝福之中，完成一个女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步。而那

个梦，那个并不了解的肖冰，自己敢保证就能抓得到吗？肖

冰会属于自己吗？那毕竟是虚无缥缈的！可怜虫你要好好想

想吧！

叶琳感觉自己的头在无限量地增大，无数个精灵在脑中

不停地叫喊：

必须撕毁婚约！

你疯了吗？不要干这样的傻事！

那个肖冰值得你去作这么大的决定吗？

这和肖冰无关，肖冰的出现只是一个催化剂，加速了她

和谢明崩溃的时间而已。

你可以找个借口，把婚期再继续拖延下去！

各种思绪的精灵们挥舞着大刀互相拼杀，叶琳看到发着

热气带着腥味的鲜血汩汩地涌动。

她捂着乱成一团的头，沿着墙壁慢慢地滑倒在地毯上。

许久，叶琳来到客厅，她沿着沙发走来走去，时间在一

分钟一分钟地流逝，她的勇气也被流逝的时间冲刷得慢慢减

少，就在她几乎要打消和谢明摊牌的念头的时候，卫生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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